
国学走向世界需转换话语习惯 更生活化 

□许嘉璐 

《光明日报》国学版，今年五岁了。五岁之于人，还是儿童，但

语言能力已经接近成人。“国学版”似乎就像一个人：虽然年岁不大，

但却很善于表达：叙说了五年来国学的现状，包括国学复苏的态势、

趋向、困惑和喜悦。国学版和商务印书馆合作，编辑了《“国学”精华

编》和《“国学”访谈录》，在我看来，恰似是为贺其“大”寿而准备的

鸡蛋或蛋糕*。 

近年来，《国学》在争辩声中渐渐复兴。这实为势所必然。“国学”

之复兴，是民族的需要，是追求“非物质”、“非肢体”享受者的需要。

因为非物质的精神和信仰，犹如空气和水，人人须臾皆有，时时不得

离；而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从来是代代相传，难以中止，又与时俱

进的。所以任继愈先生说：“这种文化的继生性特点对于一个国家和

民族来说是无法否认的。没有传统就没有今天，大家都是在旧文化基

础上建设新文化。”（《精华编》2 页）现在我们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

义新文化，自然缺少不了传统文化的营养和经验；甚至可以说，如果

以“国学”为根本标记的传统文化为中国多数人所生疏，就等于没有牢

固的地基却要建造摩天大厦。眼下“国学”之所以在国内微热，不是哪

个或哪些人“掀”起来的，而是“当春乃发生”的。 

过往的五年，是未来的基础和起点。《国学》专刊创办，《光明日

报》之功巨矣；瞻念未来，难处不会略少。国学下一步的困难就是《国

学》的困难。我相信所有关心它的人们会与之同心，一起知难而进。 

在我看来，未来的困难不仅仅在于学术水平的提高需要时日，普



及既需从上到下逐级进行，更将旷日持久，而且在于国学身处上述的

当代语境需要回答一系列世界性难题。恐怕起码以下几点是未来五年

首当其冲的： 

1.国学的发展、弘扬、复兴，一要深入研究，二要生活化，因此

只有学者的自觉是远远不够的，最需要的是社会的“自觉”。只有当中

华优秀文化内化于全国人民的心里时，国学的力量才能显现出来，为

全民所珍惜捍卫，民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一方面，需要学者关注社

会，关注普及，关注民心（这也是古昔之“士”的必备品格）。只有学

者的自觉才有社会的自觉；只有社会自觉了，方有学者的广阔天地。

国学的纯学术化是可怕的，是违背国学的本质特征的。另一方面，国

学的一些内容需要逐步进入学校教育体系，此事之难不言而喻。为此，

我们再花上十年的力气行不行？ 

2.香港中文大学的刘笑敢教授说：“中国跟西方接触以来，在很

多地方已经西化了。我们的大学体制是西化的，我们的学科分类是西

化的，我们的思维方式已经受到了数学、物理、化学的影响。在这个

意义上，或在潜意识、无意识的意义上我们实际上没有办法避免用西

方的思维方式或西方的思维概念来观察思考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中

的问题。”（《访谈录》156 页）所以有的学者就哲学问题分析道：“中

西哲学是两个不同形态的哲学。我们不能因为没有西方以知识为中心

的哲学就妄自菲薄，认为自家没有哲学，更不能用西方背景下的哲学

观念硬套中国固有的哲学。哲学本无固定的形态，不同的文化背景凸

现不同的哲学形态，而哲学自身也在发展变化。我们当下的工作是在

现有的语境下深入挖掘中国特有的哲学智慧，而不是跟在西方哲学的

后面亦步亦趋，随便比附。否则，我们将无法使我们中国传统哲学所

蕴含的广大精深的智慧开显出来。”（《精华编》，393-394 页） 



这两位先生的话触及到了当前国学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任何民

族文化，总是从与异质文化的接触、冲撞和相互吸收中获得前进的动

力和营养的。在这过程中关键是要有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在几乎完全

被动，被强势文化压得抬不起头，因而多少带些盲目性时，如果思维

没有浸透自己文化的核心（宇宙观、方法论等）并通观人类历史进程，

就难免穿着高跟鞋扭秧歌，按咏叹调的旋律唱《打龙袍》。但是，要

做到“避免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或西方的思维概念来观察思考中国哲学

或中国文化中的问题”，不比附，就需真正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国

学中去修养心性，而并非把传统文化—国学只当作谋职求生的手段。

要走到这一步恐怕也需要若干年吧。 

3.在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的当代，国学如果只是在中国境内“热”，

哪怕已超出了学界范围，恐怕也还不能说是复兴了；我认为，只有在

国学真正成为世界学术界显学之一时，才能算是“热”了，也才能说是

复兴了。国学必须走出去，因为我们自信“中国特有的哲学智慧”可以

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中重要的一元，可以为世界走向和谐作出贡献。因

此在研究和普及国学的过程中，无可回避的几个关系到世界未来发展

道路的问题便提到我们面前： 

经济发展的速度是不是越快越好？为了保障人类生活得幸福，经

济发展需要怎样的速度？ 

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的民族化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与此相关的

是，人类的物质享受和精神富足应该是怎样的“比例”？ 

自然科学发展的速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速度如何相称？制度（包

括法律）作用于社会的力度和道德力量如何协调？ 

遍及全球的价值混乱、环境恶化、恃强凌弱，贫富差距拉大、社

会动荡不安、国际冲突不断等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国学研究的成果怎



样才能转化为促使世界安宁的力量，人类怎样才能幸福？ 

国学的研究一向基本着眼于中华民族自身的现在和未来，所以对

这类问题很少涉及，而它一旦与世界其他一些文化相遇，就不能仅限

于自我介绍、一般论说，必须针对当代世界的种种危机做出我们的回

答。 

4.国学要走向世界，还有一个话语习惯转换的问题。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的表述方式、方法是有很大差异的，有时相差还比较大。到

现在为止，中国人看外国人的著作（原文的和翻译的）远远多于外国

人看中国人的著作，欧美之不关心、不理解中华文化尤其严重，因此

或许中国人看外国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比较习惯了，而对方则尚未

习惯我们的话语。这虽然是思想表达问题，并不完全涉及文化的内涵，

但是却是这些年来中外交流中时时遇到、迄今还没解决的难题。人们

常说中国学术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太小，这除了政治、历史的等原因外，

话语习惯隔膜的影响也不可小觑。须知，愿意接受“喜闻乐见”形式的

表达，是人类的共性。 

5.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前面所提到的“小学”是国学各个领

域都必须具备的。如果说国学一些内涵的生活化需要相关内容进入学

校体系，那么，在大学的人文社会学科的教学中则应该把文字、音韵、

训诂、版本、校勘以及出土文物和文献的运用列为必修。这样，再过

二三十年，国学领域的年轻学者在掌握研究的“工具”方面可以登上一

层楼，从而对经典诠释的准确和开掘的深度必有巨大的提高。 

《国学》五岁，于其“华诞”本应只说些恭喜恭喜之类的话，我却

说了一堆前方的坎坷甚或泥泞，这并非担忧它的命运多舛，而是期望

它眼界再宽些，想得更远些，和众多作者、学者、支持者一道，在未

来，至少在今后五年做出更大的成绩。我对国学和《国学》是有信心



的。 

 

*我家乡的俗语说庆祝生日，“大人一顿饭，小孩一个蛋”，这里

即取此意。 

本文摘自作者为《国学精华编》、《国学访谈录》（商务印书馆 2011

年 8 月出版）所作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